


土

织田氏家在日本虽非籍籍无名，但终究算不上名门望

族特别是在战国时期诸侯割据、群雄并起的形势之下，隅

居尾张小国的织田氏同样是各自为政，简直就是一群徒有

虚名的乌合之众。他们大都目光短浅，往往只因眼前的一点

蝇头小利而互相勾心斗角，以致元气大伤，无法有什么大作

为

在织田氏的族人之中，织田信秀算得上是一个颇有抱

负的人，他不甘心于区区一个那古野城城主的地位，总是寻

找机会扩充自己的势力，提高自己的地位，然而时不我予，

在匆匆过了四十二个春秋之后，信秀猝然而死，留下无尽的

遗 憾 。

就在信秀葬礼之后的第三天，一位美丽的夫人心事重

重地为信秀扫过墓之后，踱进了万松寺。她径自来到大云和

尚的禅房，拜伏在这位大师的面前，说道：“我有一事想请大

师帮忙！”

大云和尚见平伏于地的是已故城主信秀的正室

田夫人，连忙摈退了近侧之人，说：“有什么大事让你委决不

下吗？”

土田夫人说：“是的，大师，上总介（织田信长，幼名吉

法师）在葬礼上的行为大家都清楚地看见了，族人们实在无

法接受。”



”

“那又怎么样呢？”大师说话的语调显得分外地平和。

“烦请大师出面去和上总介谈谈，让他主动让出家督之

位，不知大师您意下如何？”

大云和尚没有马上回答，他不明白土田夫人为什么会

提出这样的要求。信秀的长子信广因为是庶出，无继承家督①

的资格，而信长（也就是上总介）却是土田夫人的亲生儿

子

见大云大师不置可否地沉默着，土田夫人又说：“家中

的每一个人，包括柴田、佐久间、林氏兄弟这些家臣，乃至犬

山城和清州城都不喜欢上总介，他们希望勘十郎继承家督

之位。为人母者，实在不忍心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兄弟自相残

杀啊！您好歹也是孩子们的大叔父，难道就忍心吗？”说完这

些话之后，土田夫人的眼里已经噙满了泪水。

原来她担心的是这些，大云和尚恍然大悟地发出了爽

朗的笑声：“原来是这样！在别人的眼里，吉法师也许真是个

大无赖，但实际情形恰好相反呢！请稍安勿躁，如果在家中真

有什么冲突，做母亲的应该尽力化解才是，但千万别干傻事

这位得道高僧就这样打发走了内心忐忑不安的土田夫

人。

人们对吉法师的恶劣印象由来已久，在信秀生前，家臣

们奉劝信秀废除吉法师，重立勘十郎继承家督之位的动议，

也是从未间断过。

如果说尾张织田氏在日本的名门望族中有什么特别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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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优势的话，那就应当首推其家庭成员的丽质天成了。信

著名的绝世美女；而他的儿子本历史长的妹妹阿市是

如粉，唇如丹花，容貌秀丽，其美难以信孝，也是一位“肤

爱迷人

形容”的美男子信长因为家族血缘特质，自幼便出落得可

。即使在经历了多年的战火洗礼，此一特质仍不稍

减据传，信长曾在盆舞大会上男扮女装，轻盈地跳着“女

舞”，而让在场的所有美女相形失色。

然而，这只是一个表面的假象，在他纤细优雅的外表之

下，埋藏着的却是与生俱来的野性。勇武好斗，顽劣成性，令

他周遭的人们伤透了心。

这个幼名叫做吉法师的织田信长，从来就没有安安分

分地在家待过一刻钟，在他到了七八岁的年纪时，除了睡觉

和一日 餐，他甚至不愿在家中多待一会儿，而是跑到户外

的山坡上和河沟里。

鱼和鲋鱼，吉法师有很附近的河川和泥田里，有许多

多时间就是在这里度过的，有时兴之所至，甚至玩得连午饭

也忘了吃。而一回到家里，浑身的污泥也顾不得洗净，便像

普通的野孩子一样，随手抓了东西就大吃特吃起来。

也许是抓到的鱼儿总是有限的缘故，吉法师很快就对

这种无聊的游戏失去了兴趣，一些剧烈性的游戏，才能满足

他随着年龄增长而不断膨胀的野性。

他总是善于充分发挥自己未来城主这一特殊身分的作

用，常常聚集一大群年纪相仿的少年，其中多数是男孩子，

当然也不乏趣味相投的女生，然后把这群孩子分成两队，就



像是阵前对垒的两国军队，互相发起攻击。这种游戏（或者

说是战争）所使用的武器当然不及真刀真枪厉害，但被硬梆

梆的土块和石头打中的孩子，少不了也会血流满面

对别人的受伤与否，在一旁充作司令官或裁判员的吉

法师一点也不以为意，他所关注的，乃是两队的输赢，流血

认输者，不仅得不到丝毫同情，反而会遭到额外的惩罚，只

有在会战中获胜的一方，才能从他手里拿到赏金。所谓重赏

之下必有勇夫，输赢的经常逆转，使得他的游戏始终有络绎

不绝的拥护者。

就在其他孩子家长的不断告状声中，在信秀对吉法师

的疯狂野性无可奈何的叹息声中，吉法师的游戏在不知不

觉中渐渐升格了。石块、土块之间的长距离纷飞，越来越不

能满足他的野性和好奇心，于是便将石块、土块改成了竹

刀、竹枪。

游戏开始的时候，两队全副武装的“武士”手握利器，

只等信长的一声令下，便嘶喊着奔向敌阵，接着便乒乒乓乓

地厮杀起来。

正当盛年的信秀怀抱着统一尾张的远大理想，整日忙

于军务和政务之中，这位继承人却为他赢得越来越多的怨

声载道。他再也不能视若无睹、无动于衷了，为了约束吉法

师的野性和恶作剧性格，他决定为其成立一个强有力的教

师团，来规范吉法师的行为。

织田家的家老②平手政秀担当起了信秀托付的重任。政

秀辅佐织田氏多年，素来都以识见不凡、办事妥贴见长，如



然地透着一股不容违逆的威严。

今虽已步入垂暮之年，但一举一动在慈善祥和之中，自然而

骛不驯的吉法师对生父

信秀尚且常常拂逆其意，却惟独对此君礼敬有加，这也许就

是一物降一物的道理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信秀选择政秀

来教导信长，实在是明智之举。

但如果有人误认为这样就能彻底消除掉吉法师身上的

顽劣习性，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像他这样个性十足的年轻

人，要使他完完全全地听命于某一个人，几乎是不可能的。

换句话说，也就是吉法师对政秀的礼敬，大部分是仅止于一

般人所说的礼数上，而对他所提供的教导，从来都没有全盘

地接受过。

生性好动的吉法师最不能忍受的是枯燥无味的理论和

说教，因而对数理课程和文章背诵尤其反感。每当这个时

候，他不是在下面做自己的事，便是装出一副昏昏欲睡的样

子，而就在苦口婆心的老师讲得口沫横飞的当儿，有时只要

稍一不留神，顽皮的吉法师就已经推开其中的一个窗户，一

溜烟地从窗口逃了出去。就在老师愣在那里不知是否要去

报告政秀或信秀的时候，吉法师早已经畅游在小河之中了。

当老师带着人来寻他时，他早已跨上了快马，跑得无影无踪

了。

除了精湛的游泳技巧和高超的骑术之外，吉法师惟一

感兴趣的，就是与打仗有关的事情。换句话说，只要是与打

仗有关的东西，他都会如痴如醉地沉浸其中。

随着年岁的增长，从小就玩剧烈游戏的他，渐渐对竹刀



他的过人之处，也正是他能够

竹枪的比拼也失去了兴趣，更加偏好于真刀真枪的研究和

琢磨

政秀很快就发现了这点

独受信长尊敬的地方在于，他往往能够非常主动地迎合信

长的这种兴趣。也许是久于世故的原因，政秀认为，既然信

长是织田家未来的家督，在这个战事频仍、天下纷乱的战国

时代，与其做一个彬彬有礼的谦谦君子，还不如做一个能征

善战的大将。吉法师好勇斗狠、蛮横刁钻的性格，虽然不为

大多数人所接受，但也并非一无是处。

于是，政秀为吉法师请来市川大介授其弓箭之术，桥本

一巴授其枪射之技，平田三位授其行兵布阵之法。自己则全

面担负起传授其拳掌、刀剑及相扑等各类武艺的职责。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政秀发现此举收效竟然出乎意料

地好。因为投其所好，吉法师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

了各类武功技艺的修练之上，身上的乖戾之气也渐渐少了，

因为恶作剧而让人备感头痛的事件也大大减少许多。

但这些又似乎都不重要，更重要的是，政秀越来越确

信，信长简直就是一个武功和军事方面的天才。虽然天生一

副文弱书生之相，但长期练习游泳、马术、相扑等，使吉法师

有了相对健硕的身体，并将其旺盛的精力投入自己的兴趣

之中。他对各类武技的练习，不是生搬硬套地死记老师传授

的一招一式，而是把每一个动作分解开来，直到彻底弄清楚

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为止。

在各类武器械具中，信长特别偏好枪械，尤其是对洋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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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有独钟。在洋枪刚出现日本之时，他便认真地研究各种类

型枪械的结构和性能，并在比较中不断地总结和领悟。于

是，他对这种新式武器的理解，就比别人深刻了许多，也为

他日后组织专门的洋枪队，在战场上屡建奇功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

在平手政秀的特别关照下，信长的生活有了较大的改

变，尤其是信秀将自己的本城迁到古渡之后，百姓们控诉吉

法师各类劣行的事件渐渐少了。善良的人们似乎也渐渐淡

忘了他们未来城主的桀不驯。而信长也似乎渐渐安于此

道，把大多数的时间用在了猎鹰方面。

猎鹰是日本战国时代风靡一时的娱乐活动，特别是武

将们，更是对其趋之若鹜，信长对此也颇为热衷，只是具体

的做法与众不同而已。

只要是稍微有一点地位的人，外出猎鹰之时，都喜欢穿

着锦衣华服，随从簇拥，非常讲究排场。信长却常常是独自

一个人，单骑闯入山林旷野中，穿着更是一般人不屑一顾的

粗布衣饰。到了猎物近侧之时，才不声不响地把停栖在拳头

的鹰放出，往往能够一击中的，从不失手。

总之，信长所有的行事作风都透露着与众不同，别人喜

欢的，他一般都不屑从之，而别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往往都

发生在他身上。别的人既无法理解他的行为，也从不知道他

的心里在想些什么，所以在提及他的名字时，总会先冒出这

样一个概念：那个爱胡闹的大呆瓜！

在当时，真正能感觉到信长与众不同、并认为他的行为



提出废掉信长，另立勘

人也动了心

这当中，只有大云和尚和平手政秀胆敢站出来替信长

说好话，只有他们认为信长是一位可以成大器的奇才。

另一位也认识到信长的不同凡响的人，是远在美浓的

斋藤道三，不幸的是，他在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已经为之

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注释：

①户长，享有户长的权利和义务。在此指那古野城的城

主地位。

②众家臣之长。

绝不仅仅是胡闹的，除了清心寡欲、见识卓越的高僧大云和

尚外，就是平手政秀这样忠心耿耿的老家臣了

百姓们为有信长这样的未来城主而感到深深的不安，

有的家臣也这样认为，特别是手握兵权的家臣之首柴田权

六，甚至说动了另一位织田家的重要家臣佐久间信盛，数次

郎为继承人，连信长的母亲上田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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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一番大事之后，于脆连妻子也休掉，

相貌威仪的斋藤道 被人们称之为“蝮之道三”。蝮

者，剧毒无比之蛇也。道三得享此誉，可见其头脑之机敏冷

静，手段之阴狠毒辣，行事之诡秘怪异，都是少有人及的。

道 出身低微，年轻时浪游于市井之间，只能靠卖油维

持生计。尽管他思虑敏捷，才华横溢，能够将油通过铜钱中

间的小孔注入其他的容器之中，但这种寻常油郎难以企及

的绝技，除了为他赢得围观者的掌声和哄笑之外，并不能改

变他走街串巷、餐风露宿的生活。

主们的事迹激励了他，令他有足

斋藤道三绝不是一个没有志向、随遇而安的人，也幸而

生长在群雄并起、任何奇迹都有可能在瞬息之间发生的战

国时代。那些一夜成名的

够的信心丢弃压在肩头的油担子，投效到了美浓长井氏家。

美浓的长井氏虽然在历史上不值一提，但作为美浓守

的大人物了。

护土岐家的重要家臣，享有正规武士的荣誉，对饱尝生活艰

辛的道三而言，已经是高高在

在投效长井氏之前，道三是娶过妻的，幸好没有子嗣拖

累，当他打定主意要

先去寺院受戒做了和尚。凭他的聪明和意志力，很快便成了

一个小有名气的僧人，因此，当他前往长井氏家时，顺理成

章地就得到了主人的器重。

在长井家中，道三很快就以办事干练、枪法出众，巩



了赖艺对自己的看重，遂背叛长井氏，投靠到土岐的

了自己的地位，并得到土岐赖艺的赏识，他非常巧妙地借重

下，

成了与长井氏齐头并进，甚至大有后来居上之势的重要人

物。

当然，他的野心并不能让他满足于现状，于是又从勾引

赖艺的小妾三芳野入手，逐步操纵土岐氏。当土岐赖艺渐渐

意识到道三的野心，并为自己的引狼入室深感懊悔之时，斋

藤道三已经轻而易举地除掉了土岐氏，自己做了美浓的一

国之主，成为这一带的枭雄。

年发生了两次大

枭雄道三为了扩展自己的势力范围，一直对毗邻的尾

张垂涎三尺。一山不容二虎，道三的志向和尾张的织田信秀

发生了严重的冲突，两人终于在公元

战。

九月，织田信秀挥军直捣美浓，结果被严阵以待的道三

击败，被迫退回尾张。初战告捷，道三的信心大增，于是在十

一月遣大军来犯。此役，也是刚行过成人加冠礼的信长首次

以平手政秀辅佐人的身分亲临战场，这一次，信秀给了道三

沉重的一击，来犯的数千大军几乎全军覆没，道三在心腹侍

卫的掩护下才得以逃回美浓。

眈，实为心腹大患，便做了一个顺水人

此役大败，道三元气大伤，遂提出与信秀议和，条件则

是将自己的女儿浓姬许配给信秀的嫡子信长为妻。信秀虽

然此役得以大胜，但自知目前的实力较之道三仍有不及，而

现在的尾张国内，清州城的织田信友和守山城的织田信光

对他的城池虎视



情，答应了道三的议和条件。

战国时期彼此的勾心斗角形势，原本就非常错综复杂。

就在信秀觉得道三的和议对自己是一块天上掉下的大饼

时，其实道三心中也有说不出的苦衷，否则，以他“蝮之道

三”的美誉，又岂会吃了一次败仗之后，就轻易向实力远不

如自己的织田信秀示弱呢？

当时信秀所拥大城堡仅有三四座，势力所辖仅及尾张

一国的三分之一，而道三却享有几乎整个美浓国。但道三的

心病在于，他当初勾引三芳野时，三芳野已经怀了土岐赖艺

的骨肉，这便是斋藤义龙，道三与三芳野成婚生下义龙时，

已是一国之主，在膝下无嗣的情况下，也就视他为己出。义

龙一天天长大，或许是受环境影响，心性反倒颇似道三，毫

无土岐后人之风，加上身材魁梧，屡有战功，斋藤道三对他

也是疼爱有加，遂派其驻鹭山城，独当一面。

斋藤义龙的身世，原本是极为隐秘的事情，但纸是包不

住火的，此事不知怎么地终究为义龙揣度出来。向来以沉稳

阴险见称的道三难免有些担心，假如义龙挂念自己诛杀土

岐氏之仇，终有一天势必会对自己不利，如今，以信秀之实

力和才能，要一下子将其收服是不可能的，主动修好，既可

解燃眉之急，将亲女嫁予信秀的家督继承人，说不定届时可

籍以牵制义龙，实为两全其美之良策。

在崇尚武功的社会里，男性占有不可动摇的核心地位，

特别是冷兵器时代，这一表征尤其突出。至今为止，日本仍

然是性别差异强烈的国家，而在战国时代，女性在社会生活



中的地位，简直就成了附庸和陪衬。

以政治利益作为平衡杠杆，女性，尤其是出身在有名

望、有地位家庭中的女性，一般都难逃被男性作为政治工具

的命运。每一桩婚姻，特别是名门望族之间缔结的婚姻背

后，都有着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

斋藤道三的女儿斋藤浓姬已经十七岁了，这种年龄的

女孩，按当时的习俗，早已经超过了谈婚论嫁的年纪。该不

会是嫁不出去的老姑娘吧？事实不然！浓姬不仅容貌出众，而

且还是远近驰名的才女，受乃父薰陶，不仅聪慧敏捷，而且

足智多谋，是个个性鲜明，不可多得的奇女子。

手中有这样一张好牌，斋藤道三又怎么肯轻易出手呢？

当时婚姻交易的目的通常都带有两个层面，一是势弱的一

方将女儿嫁与势强的一方，充作人质，表示归附和绝不反叛

的决心；另外就是将嫁出的女儿当作是政治间谍，方便搜集

对方的情报，及时反馈回来，以利于己方采取有效的打击方

案。

斋藤道三无愧于“蝮”之美誉，他嫁女儿的目的，当然

不仅仅是缓和与尾张织田氏的紧张关系，第二种目的才是

他想要得到的。因此，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暗地里派心腹

家臣村松左卫门春利前往尾张探个究竟。一身流浪武士打

扮的村松在接近那古野城的时候，在田野里看见了一位正

在锄地的农夫，他走近农夫的身旁，问道：“喂！你知道吉法

师公子吗？”

农夫抬起头来，村松从他刻满沧桑感的皱纹里看到了



原始的质朴和诚实，但是，农夫并没有立刻回答村松，而是

满脸的疑惑，愣了半晌才问：“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哦，我是一位无家可归的流浪汉。”

“流浪汉？”农夫更加不解了地问：“你和那个呆瓜有什

么关系呢？”

村松对“呆瓜”一词颇感兴趣，便笑着说：“我问的可是

那古野城主织田信秀的公子呀！”

“我当然知道他！去年他曾伙同了十多个坏胚子，跑到

我的瓜田里，差不多将我的好瓜全都破坏个稀巴烂！”

“真是这样吗？”村松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当然！我们谁没有吃过这个呆瓜的苦头呢？”农夫说得

越来越义愤填膺，“我不是因为你是个局外人才说这些，一

想到这个无赖将成为我们的主人，那将是什么景况啊！真是

令人不敢再想下去。”

村松告别了喋喋不休的农夫，继续往前走，心里却在琢

磨：信秀也算是一个不错的人物，怎么养了这么一个不成器

的家伙呢？

在接近一片树林时，村松被林中传来的一阵喧闹声吸

引住了，而当他来到喧闹声发出之处时，更是被眼前的场景

怔住了。

林中的空地上围了一群十多岁的孩子，人群的中央画

有一个不大不小的圆圈，圈内有两个小孩正在进行相扑比

赛。

相扑原本是日本最普遍不过的游戏，并没有什么好奇



望去，只见树

怪的。但问题是，圈内的两个比赛者，明明是形将成熟的少

女，却一身男子相扑手的装束。她们臀部高高翘起，双眼一

眨也不眨地盯着对方的严肃表情，怎么看都令人觉得滑稽。

随着一声宏亮的“开始”声，两个对峙已久的斗士迅猛

地扑向对方。而村松则更关注那声近乎狂叫的命令声。巡目

一位年纪相仿的少年坐在那儿，正神态悠闲

地注视着场内的一举一动。

少年的头发往上束着，虽然用了夹子想夹住散乱下来

的发丝，但仍然令人感觉极其杂乱。脸庞倒是颇为清秀，肤

色也很白皙，只是沾满了汗渍和泥污，显得有些不伦不类。

身上是一件略显破旧的粗布衣服，敞开着白嫩的胸口，健壮

的胸肌隐隐鼓出，腰际则挂满了各式各样的袋子。

少年一边看着场内的比赛，一边晃着一双小脚，奇怪的

是，他的一只脚上趿着一只陈旧的木屐，另一只脚却光着脚

丫子。

这真是一个奇怪的孩子。村松一边注视着少年，一边忍

住想笑的情绪。

只见少年将手里的竹刀搁在树枝上，先是伸出左手去

挖鼻孔里的鼻屎，接着又用右手去挖，然后把挖出来的秽

物，随手往身上一擦。

假如说村松在初看到这位少年时，心里的感觉是好奇

多于惊讶的话，那么，当他证实了这个滑稽少年就是织田信

长时，对这位即将成为主公女婿的人，几乎就是完全持否定

的态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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